
副
刊

2024年7月19日 星期五

7

请
关
注
龙
头
新
闻A

P
P

文
旅
频
道
·
妙
赏
专
栏

投稿邮箱
aa8465510684655106@@163163.com.com

主编：文天心
责编：董云平

执编/版式：石 琪
美编：倪海连

薄薄的一层白雪，覆盖着墨绿色的
麦苗。

北大荒的春天，当小麦苗长到一寸
多高的时候，外人看到被白雪覆盖的麦
苗，会担心麦苗被冻死。种地人却喜出
望外，当地曾流行这样一句农谚：“小麦
盖层被，搂着馒头睡”。农谚不仅告诉人
们，今年的小麦丰收已成定局，也反映出
了种地人顺应天时的乐观心态。

馒头，既是中国人的传统面食，又是
北方人的日常主食。传说是三国时期诸
葛亮发明。《三国演义》中讲述诸葛亮七
擒孟获，平定南蛮之后，过江受战死冤魂
之阻。诸葛亮面对此景心急如焚，想来想
去只好祭奠河神，求神降福惩魔，保佑生
灵，诸葛亮不忍心用人头祭祀，而发明馒
头为替代品。于是命令杀羊宰猪，包成面
团，投入水中以示供奉。

今天，我们暂不去考证传说的来历，
只想与大家分享一下我和馒头的故事。

平时，我最喜欢吃馒头。几天不吃
就想它，天天吃也不腻烦。馒头，在面食
里是再普通不过的一种主食。它有点像
水果里的苹果，蔬菜里的大白菜，肉类里
的猪肉，虽然普通，却是老百姓几乎每天
都离不开的。

小的时候，如果早上起来晚了。我
就到厨房锅里拿一个馒头掰开，中间夹
上点咸菜。上学路上，一边和同学走着，
一边就把早餐解决了。晚上，如果想去
电影院看电影，来不及吃晚饭时，如果没
有咸菜，夹点大酱也可以，当时为了一饱
眼福，也不觉得饿了。

那个时候，我最爱吃娘蒸的馒头。
有时饿急了，刚出锅的馒头啥菜都不用，
三下五除二就把一个大馒头吃了。

记得我念初中的时候，每当秋天，学
校组织我们到农场去支援麦收。午餐的
时候，二两重的馒头有的同学一顿饭能
吃六个。送饭的车一到地头，我们蜂拥
而来。每个小组打一盘青椒炒土豆片或
者大头菜炒粉条，有时菜里放几片肥肉，
同学们几乎都是左手举着用一根筷子插
着的馒头，右手用筷子快速夹盆里的土
豆片，慢了吃不到几口菜就没有了。当
时，我一顿饭吃馒头的纪录也达到了五
个。

每到逢年过节，家里的大人开始忙
着备年货。家家都蒸干粮，主要是馒头，
也有豆包、糖三角。当时都没有冰箱，人
们就把馒头冻在院子里的空水缸里。忙
乎了一夏天的人们，正月里猫冬的时候，
都不愿意做饭，冻馒头、冻饺子可解决了
大问题。

我最不愿意吃的是黏麦子面的馒
头，又黑又黏，难吃极了。如果麦收时遭
受连阴雨天，成熟的麦子泡在水里，人们
需要穿雨靴下地捞麦。用这样的麦子蒸

出来的黏面馒头，我们大约得吃一冬天。
最难吃的还有发霉的馒头。那年，

我娘领着弟弟妹妹回山东老家了，爸在
家给我们做饭。三伏天馒头蒸多了，第
二天就有点馊了。可是爸爸舍不得扔
掉，就和我们一起吃。馒头吃在嘴里，干
嚼也不愿意往下咽。有点像没有娘的孩
子一样，心里感到有点委屈。最后还得
把霉馒头咽下。当时，家里的经济条件
不允许把馊馒头扔掉。爸爸当时看到我
们吃馊馒头的情景，心里也一定不是滋
味。

爸爸蒸馒头的手艺，是他年轻的时
候在山东老家学的。二十世纪 50年代，
我们老家开了个馒头店，就在淄博市周
村街里。70年代我回到老家探亲时，还
在老宅子的大门上，隐隐约约看到一个
小字条：本店小本生意，概莫赊欠。

我不光愿意吃馒头，也很早就和爸
爸学会了蒸馒头。蒸馒头看起来简单，
操作起来也蛮有学问的。面发好后，用
碱是最关键的步骤。碱用多了，馒头开
花还发黄，碱味也很难闻。如果碱用少
了，蒸出来的馒头黏且味发酸，吃了容易
胃疼。爸爸教给我识别碱大碱小的办
法，用菜刀，在揉好的面上划开一个口
子，看看刀口两面的蜂窝孔，比芝麻粒儿
大，是碱少了，比芝麻粒儿小，是碱多
了。碱少了可以再放点，碱多了面多醒
一会儿。当然，有经验的人，用手拍一拍
揉好的面团也能听出来。

爸爸和我说过：蒸馒头火要旺、水要
多、气要足。必须等蒸锅里的水沸腾才
能往锅里装馒头。锅盖一定要严，中途
不能揭开锅盖，一般 20 分钟时间足够
了。开锅 10多分钟后，锅里的充满麦香
的馒头味，就从锅缝窜了出来。馒头只
有蒸熟、蒸透了，吃的时候才能嚼出麦子
的香味。我的体会是，要想馒头好吃，使
碱的时候要反复用力揉。馒头剂子成型
后，要足够的醒面时间。

如今的馒头，做法各异，口味不同，
由此发展出了各式各样的馒头，除了当
年的白面馒头、开花馒头、戗面馒头、玉
米面馒头，还有杂粮馒头、点心馒头、红
糖馒头，叫法也不尽相同。可我还是喜
欢吃普通的白面馒头。

待在家里没事做时，我也尝试着用
酵母蒸了两次馒头，准备给老伴露一
手。结果馒头出锅后，看着还可以，吃起
来有点软塌。老伴不捧场，害得我一个
人吃好几天。后来，为了省事干脆还是
买吧，早市摊、馒头店、超市里，哪个好吃
买哪个。

现在，我家冰箱里，大的小的、圆的
方的，人工的机制的，冻了好几种馒头。
想吃哪种吃哪种，好像只有这样，我心里
才踏实。

窗外有雨，雨中有周庄，青砖褐瓦上真的有轻烟在
游动。雨天入江南是一种福气，暖暖的潮湿像要把你
的头发都变成绿色。往曾经去想，这里应该没下过暴
雨，没被抽打过的生活，说话的语气甚至汽车声都有着
软软的温和，不由你不把脚步慢下来。

北方人对雨是敏感的，有雨临空就转节气，就春暖
花开，就伸展蜷缩在棉袄里的四肢，浑身都是力气。初
雨是北方成长的仪式，记得小时候总会顶雨跑到山岗
上，扔起棉帽子，“嗷，嗷”地喊几嗓子，小狼一般。

四月的周庄已经春深似海，本来就不自信的我行
为中又少了几分底气，哈尔滨街头的雪都化净了吗？
季节不同与人的尊严有关吗？在美的面前有，特别是
在一个天地间。

与雨相伴的周庄，水乡的印象立体起来。这里的
雨熟悉这片土地，下得不紧不慢也没完没了。透过烟
雨望人家，温热的天气却有着冷冷的调子，古老的灰青
色，在雾气里显得那么沉稳，雨中不新，雨后不旧，像在
告诉你，一千年前就是这个样子。

周庄的雨是可以认真看的。
在周庄舫，我点着一支烟，看水面的烟波，好像水

柱在未到湖面之前就被什么雾化了，成为落地的云。
可不像北方的雨天，湖面翻腾，雨声夸张，房顶和地面
都在“啪啪”地响，好像是不常来，每次都挺激动似的。

我特别喜欢下雨，北方的雨季多在暑假，小时候的
这天就没什么活儿了，窗户关严，将枕头垫得高高的，
拿一本书看得七荤八素。与其说喜欢雨天不如说喜欢
打伞，我觉得伞是世界上最祥和、最温暖、最能传递爱
的标志物，一打开好像周围的一切都安静了，都被隔开
了，脚步也会变得平和而有节奏。

北方少雨，于是更显现的是它的实用性，黑土地种
庄稼，没雨咋能行呢？“出庄进庄一把橹”的周庄发过大
水吗？刚泡杯茶的我，是在窗口伸手到水面洗手的。

周庄的雨是听的。
会议的前一天我到周庄，想独自感受这千年古镇，

我顶着雨在贞丰街上游荡。通常是不在包中备伞的，
总觉得有些娇气。雨又大了些，就钻到一个茶室去听
评弹。已在的听客都在看我，我很像外乡人吗？几年
前在苏州听过评弹，是两个女演员，说说唱唱，容颜清
丽，以目传情，闭上眼睛，脑际中是一片竹林……现在
是一位男演员，一袭长衫，面容清秀，把水性的江南男
人体现得有点夸张，兰花指拨着三弦，余音绕梁，可我
一句也听不懂，但这并不影响让我安静下来。

评弹和雨声是和谐的，或许只在周庄。
完全没有声音肯定叫安静，若有点舒服的声音是

另一种高级别的安静，现在就是这样。我座位的对面
是沈厅，沈万三，惊天动地的人物，上百间的宅院，门脸
却小得有点不经意，就是一家普通的邻居，女主人肯定
是喜欢微笑的，而且对所有人。

在沈厅，雨是可以下到室内的，因为室内有竹林。
驻足听雨如停桨听涛，不是几杯茶就能品透周庄

的。雨停之后走在街上更加小心，在这里你能听见历
史的脚步声，远处也有我们祖先的依稀侧影。

周庄的雨
□任永恒

记得小时候，父亲总握着我的手一起在夏日的
午后用各种材料制作出一个个形态各异的风车。它
们四散在我家每个窗边的角落，用塑料片和螺丝做
的歪着头靠在门口的鞋柜上，拧得不够紧实，风一吹
就发出吱吱呀呀如孩子滑下滑梯般的声响；五六条
彩纸和吃剩冰棍的木杆做成的被彩带系成一串，飘
荡在阳台的落地窗外，像穿着鲜艳的舞女跳跃腾挪；
还有最大最精致的那个，时至今日仍在我的书桌上
和台灯并肩而立。这一个个风车随风转动，给童年
带来无穷无尽的欢乐，在那时的我心里是世界上最
酷的发明。

我的父亲是一位新能源行业工作者，他总是像
追风者一般，循着风来的方向四处漂泊，哪里能发电
就去哪里，因此我们总是聚少离多。

那时我总是不理解，为什么他总在电话那头，为
什么总是缺席每一次家长会。可父亲会留意我的喜
好，邮寄回家乡没有的稀罕物产，特别是一个大风
车。它通体是银灰的金属色泽，圆圆的底座上一根
长柱，柱子顶端躺着个花瓶似的装置，装置前的小钮
上旋着三枚羽毛般的叶片，叶片末端还画着一圈圈
火红的线条，它是由太阳能驱动，只要有光的地方就
能旋转，转起来时漂亮得像夜空中绽放的烟花。这
风车伴随我度过学生时代，似乎永远不需要休息的
劲头如救生员般多次将我从怠惰的泥沼中拔起。

在我的学生时代，父亲像影子一般隐藏在幕后
辛勤工作赚钱养家，只有初中的寒暑假我和母亲才
能去和他团聚一月有余，这已是难得的长聚。也是
一个初二的寒假，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父亲工作的地
方，也是第一次见到他一直挂在嘴边的“大风车”。

他的项目大多在南方靠近海边，这里风力资源
十分丰富，同时当地实行不限电的政策，产生的效益
也就更好。这里四季如春，没有东北凛冽的寒风和
飘落的雪花，炎炎烈日四时不歇，父亲也没有休息的
时候，曾经白净的小伙子被晒得黝黑粗糙。初二一
次长聚恰好赶上项目部聚餐需要全家出席，便约在
工地集合。下飞机来接我们的是父亲的同事，还没
到近前，我坐在车里就望见那一排排大风车矗立在
天地间。这还是书桌上那个瘦高的“风车”吗？

开车的叔叔解释，“大风车”原来是风力发电机
组，是由风轮、传动系统、偏航系统、液压系统、制动
系统、发电机、控制与安全系统、机舱、塔架和基础等
组成的巨物。我一边听着一边注视着，随着距离拉
近，眼见庞大的风力发电机组就如巨人般簇拥守卫
着山海大地，那遮天蔽日的存在投下巨大的阴影，人
在它的面前渺小如一粒粟。但正是一个个这样渺小
的存在，才有这神奇的巨物。风伯飞廉也要为此惊
叹，人力竟能使生生不息的风儿为其驱使化作电力
输送进千家万户。

夕阳西垂投下金明的晚霞，风声也不再喧嚣，大
风车芭蕉扇似的叶片悠悠地旋转，带着说不出的温
柔与灵动，山间喃喃的虫鸣仿佛在低吟着从古至今
无尽的诗篇。霞光洒在上面，熠熠生辉。

走近这些大风车，才能真切感受到它们的巨大
与力量，对于小小的我而言那种震撼难以言表。风
从耳边吹过，裹着风车转动的声音，像是自然对人浅
唱着勤劳的赞歌。在风力发电机组中，时间都仿佛
静止了，一切都是那么宁静，而我也终于懂得了他奔
忙和劳碌的原因，并为其感到自豪和与有荣焉。

父亲自工作以来用双脚丈量的地方数不胜数，
若在地图上勾勒描画几乎蜿蜒大半个中国，他的朋
友也遍布这盘旋的曲线。记得父亲曾骄傲地和我
说：“只要你出去旅游，保管有爸爸的朋友照顾你。”
还记得说这话的时候他奕奕的神采和飞扬的眉眼。

寒来暑往，我也日渐长大，父亲也依旧在南方各
地辗转不得休息，不过这候鸟般羁旅的游子留下的
不止有足迹，还有一片片高耸在山顶海边的钢铁巨
人，它们昼夜不停地捕捉风生产电。我想一个人存
在的意义不仅在于说过的话，更要看做过的事。或
许父亲不曾刻舟求剑般在风机或叶片上刻下自己的
名字，参与施工的地方也尽是山林海洋，无人记录下
这日夜不休的奋斗赶工，他也不喜欢包揽功劳，东北
土地养出的广博谦逊依旧熠熠生辉。比起那些虚名
和浮华，更能持久的是点亮千家万户灯火的电能，是
他工作过的地方留下的兄弟情谊，是我案头至今仍
然旋转的大风车，是父亲一路走来留下的一串串动
人、深刻的脚印。

父亲的
大风车

□刘育玮

“尔滨之恋”征文启事

哈尔滨是一座充满魅力的城市，无论是冬
日里童话般的冰雪世界，还是夏日里微风凉拂
的松花江，无论是中央大街的方石路，还是典雅
的欧式建筑，当然还有这里独特的美食，都能让
你感受到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的幸福。

爱上一段旅程，恋上一座城市，由哈尔滨市
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哈尔
滨文学创作院《小说林》杂志联合主办的“尔滨
之恋”全国青年作家征文活动正式启动。具体
要求如下：

一、征文主题
本次征文主题为“尔滨之恋”，作品围绕哈

尔滨地域文化、四季风光、城市建筑、风土人情
等方面展开创作。

二、征文要求
1. 参评作品必须为原创首发，无版权纠纷，

不得剽窃、抄袭，文责自负。
2. 参评作品体裁为散文、随笔，字数2000字

以内。
3. 每位作者限投一篇，不接受纸质投稿，重

复投稿者稿件无效。
4. 不符合以上投稿要求的作品不予受理。

三、征文时间
自征文通知发布之日起，到 2024 年 9 月 30

日截止。

四、征文评选
组委会将对征文作品组织专家进行评审，

设一等奖5名，奖金3000元；二等奖10名，奖金

1000 元；三等奖 15 名，奖金 500 元；优秀奖 25
名。活动结束后，择期举办颁奖仪式。

五、投稿方式
本次征文只接受电子来稿，来稿以附件的

形式发送至指定邮箱：a84655106@163.com。邮
件主题请注明“尔滨之恋”字样，稿件末尾须标
明作者真实姓名、详细地址、电话、邮箱、个人简
介、稿费信息等。征集的优秀作品将刊发于黑
龙江日报《天鹅》副刊、哈尔滨市文联公众号、

《小说林》公众号。

注意事项：本活动不收取作者任何费用。

“尔滨之恋”征文组委会
2024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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馒头
□赵国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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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水悠悠》 中国画 刘文华


